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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像挂在童话中一样，朴拙单纯，散发着
娴静而质感的光芒，给这个夜空增添了一抹悠远
的诗情画意。浓浓的月色与城市的灯光交相辉
映，祥和与宁静扑面而来，给内心添了几许悠远
的清凉。

母亲牵着我三岁的女儿走在前面，我不远不
近跟在后面——我们漫步在公园的甬路上。这
个园子不大，低矮的灌木丛，河水刚刚漫过的草
坪，几束仿佛被遗忘的丁香，我喜欢这个从不定
期修剪的小公园，还有这些不必按尺寸生长的人
间草木，它们总是让我想起“诗意的栖居”，以及
远方，更远方。

散步的人很多，大都是来赏月的。今晚的月
亮陪伴了很多人，也迷住了很多双眼睛，那皎洁
的光辉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灿烂而惬意。不
时会传来几声赞美：“今晚的月亮可真美啊！”是
啊，今晚所有的事物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月光
皎皎，灼灼其华，她让一个平常的日子突然变得
光彩夺目。

天空时而飘来淡淡的清云，如烟似雾，有时
会遮住月亮，女儿正专注地欣赏，突然消失的月
亮让她惊慌不已：“月亮去哪儿了，丢了吗？”她可
爱的模样惹得我怜爱，母亲笑盈盈地告诉她：“月

亮和你捉迷藏呢，你看她一会儿就出来了。”这时
女儿才放下惊恐，安心地说：“哦！这样啊，月亮
可真调皮。”母亲说：“像你一样调皮。”说完后，我
们三个会哈哈大笑，公园传出我们朗朗的笑声，
清澈而温暖。

在这清幽的月光下，我的思绪伴随这轻纱般
的温柔飘回了故乡，飘回到儿时的中秋夜。小的
时候，每一年的中秋节我都是在外婆家过的，一
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特别开心。舅舅会
在这天“拜月神”，对我来讲既神秘又充满期待。
在月亮还未升起之时，舅舅会在院子中央摆一张
圆桌，上面摆放着苹果、西瓜、香蕉和月饼四样食
品，我和弟弟妹妹就像馋猫似的趴在桌子上，眼
睛直勾勾地望着那油汪汪金灿灿的月饼，还没吃
到就能闻到它的香甜。我们不懂什么“月神”，只
盼着月亮快点出来，拜完之后赶快吃上这极具诱
惑力的月饼。弟弟比我还急，只见他偷偷地藏到
桌下，见四周没大人时准备开偷，可不承想这点
小把戏全在舅舅眼中，他小手刚伸出来，就被舅
舅一把揪住，屁股免不了一顿打，哭哭啼啼中断
了吃月饼的念头。看到这些，纵使我们和弟弟一
样也想偷拿，可还是更怕屁股受罪，只能乖乖等
月亮出来。

当月亮慢腾腾升至最高点时，舅舅会虔诚地
点燃三炷香，磕头祭拜，我们在旁边是不允许发
出声音的，只是呆呆地望着。祭拜完后，舅舅会
把月饼和水果发到我们手中，我会迫不及待地咬
上一口，那金黄饱满的月饼酥脆松软，里面的馅
儿花花绿绿的，奶香浓郁，回味无穷。这时舅舅
会给我们讲“月神”的故事，但那会儿哪里听得进
去故事，一边把嘴巴塞满，一边连连点头表示听
懂了。舅舅讲得起劲，我们的嘴巴动得欢实，一
刻也未停下，那“月神”的故事早就随着月饼都跑
到肚子里去了，故事情节一点儿没记住，可这段

“故事”却留在了往昔岁月的记忆里。
记忆是清凉的，宛如一件散漫的心事，抵达

它的目光选择了这个月色清凉的夜晚。如今，月
饼早已不是承载童年欢乐的稀罕食物，但在那个
不富裕的年代，这些美丽的记忆增添了我人生斑
斓的色彩，绽放出华丽的光芒。我们拽不住岁月
的衣襟，也留不住有限的生命，但月亮下的故事
会一直追随着我的记忆，无需深邃辽远的指引，
时刻陪伴我、温暖我、点亮我。

我抬头望向我的女儿和母亲，她们的身影就
是构成这些美好记忆的符号，跳动在我的生命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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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东北蔚蓝天空上，一行大雁振翅，划破云霄，留下
一行悠远的诗，直抵碧霄深处。这不仅是自然的笔触，更是
心灵的轻吟，引领着思绪，飘向那高远而宁静的秋日时光。

天高云淡，是秋独有的画卷，轻轻铺展在岁月的长卷
上。我提笔，大写“秋天”二字，却仿佛有羽仙鹤，自心田翩
跹而出，羽翼轻展，掠过眼眸，最终化作天边一抹淡云，悠悠
融入青山的怀抱，又或是隐匿于林间，成为季节更迭的秘
密。

偷得浮生半日闲，不，一日方显其珍贵。在这纷扰尘世
间，我渴望的，不过是一日纯粹的宁静，足以让我忘却尘嚣，
踏上寻幽之旅。山，成了心灵的归宿，尤其是这秋日的山，
仿佛被赋予了某种魔力，吸引着每一个渴望超脱的灵魂。

四季轮回，我独爱秋之登高。不为寻仙访鹤，只因那山
中的清幽，足以洗净心灵的尘埃。或许，山中本无仙无鹤，
那只是心灵深处的一抹幻想，是刻刀在嶙峋山石上雕琢出
的梦境。山，不必宏阔，但求幽深，石阶路也好，浅草小道也
罢，每一步都踏出了自由的节奏，每一步都引领着灵魂向更
深处漫游。

山中的声音，是最美的乐章。踟蹰的脚步，与草叶的沙
沙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在空灵的画
卷上轻轻皴染。这份清静，是山独有的馈赠，让人忘却尘世
的烦恼，只想沉浸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

叶子，是秋天的信使。它们在空中旋转、飘落，每一片
都承载着季节的密语。在街市上，它们的落下或许悄无声
息，但在山中，却能发出惊人的响动。那是叶子与大地重逢
的欢呼，是生命轮回的赞歌。山里的树叶，似乎更加野性，
它们在枝头打着旋儿，依依不舍，却又不得不顺应节气的召
唤，最终归于尘土。而一旦落入落叶丛中，它们便与同伴们
融为一体，再也分不清彼此，只留下满地的金黄与枯黄，诉
说着岁月的沧桑。

山峦不语，却以它独有的方式与我们交流。冷不丁地，
“啪嗒”一声，一枚熟透的果子从枝头掉落，惊扰了山间的宁
静。我们四处寻找，却不见其踪影，只留下心中那份莫名的
悸动。或许，这就是自然的魅力所在吧？它总能在不经意
间给予我们惊喜与感动。而那枚果子，虽然不知其名、不知
其源、不知其归处，但它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
起层层涟漪，让我们在回味中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

鸟鸣，是秋日天空最清脆的音符。它们或高或低、或远
或近地鸣唱着，为这宁静的秋日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有时，我会想象自己是在放牧着天空洁白的羊群，它们在我
的引领下穿梭于山冈、树梢之间，最终投入我的怀抱。而当
我沉浸在这份想象之中时，却又会突然忘记那群羊的存在，
转而思考起文章来。文字，对于我而言，是比生命还要重要
的存在。它赋予我幸福、慈悲、柔软与远方，让我在温润的
稿纸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散步归来，我满载而归。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草木、黄
色的落叶、红色的果实……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
心中最美的秋日风景。我走过的田野被染上了一抹淡淡的
黄意；我所居的院落也拥有了一个蓝色的窗户作为点缀；而
当我望向远处时，只见山顶上早已点起了熊熊的火把，那是
秋日的热情与希望在燃烧。

秋天的慷慨与献出是无
尽的。它不仅给予了我们美
丽的风景和丰富的果实，还
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创作
欲望。在这个季节里，居住
在这个村庄里的人们仿佛都
拥有了赋诗作画的能力，他
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秋天
的美好与感动。秋天就像是一位久违的老邻居，带着温暖
与亲切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四季的更迭为人间送来了一个美好的秋天。在这个季
节里，万物都变得澄澈而明亮，连时空中最微小的阴影也被
轻轻地擦去。通过对具象的审视，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了秋天的圆满与完善。它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更替，更是
一种生命的轮回与重生。

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面对如此美好的秋天而无动于衷
了。那些曾经颠沛流离的万物，如今都在这片宁静的土地
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所有的人都开启了新的旅程走向自
己的秋天。而我则总是刻意与人们保持一个季节的时差，
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缓和的距离，也是一种对生命深刻理解
的体现。我以秋天的标准去丈量人生，去探寻生命的真
谛。这种刻意也是善意的，它像秋天一样温暖而深邃。

在秋日的阳光下，我静静地站立着，感受着这份来自大
自然的恩赐与馈赠。我知道，无论未来道路如何坎坷，我都
会带着这份秋天的记忆与感动继续前行。因为我知道，只
要心中有爱有希望，那么每一个秋天都会是生命中最美好
的时光。

《星光·月光·灯光》 版画 范垂宇

《龙江秋韵》 版画 张士勤

《窗前》 50×60cm 2008年 代君

北方严冬里，当哈尔滨的旅游火爆得如鞭
炮掉进油锅里“噼啪”炸响的时候，我和老伴
决定到中央大街，以石油人的豪迈助力冰城陪

“且”（客）。
我们俩做了一些准备：剪刀、大小块红纸、

红红绿绿的剪纸成品。
是的，我们要在中央大街展示龙江剪纸，

宣传中国剪纸历史文化。
从友谊路下车，刚进中央大街不远，就看

见“冰雪同梦亚洲同心”舞台上，一群身穿藏族
服装的青年在唱歌跳舞。我问一位女演员“来
自哪里”，她说“拉萨”。好远啊。这么冷，我很
感动，便征得他们同意，和他们手拉手地学跳

“锅庄”（藏族舞蹈）。因为我穿着一套“石油
红”工作服，非常显眼，所以他们的几位摄像师
都紧跟着拍我。我招手“民族大团结万岁”，他
们也齐声喊“民族大团结万岁”。一舞结束，我
把一张“春满园”的团花剪纸送给他们。“咱们
都团圆美满”，我们高兴地合影留念。

走到“身在北方心向党”的巨幅雪雕旁边，
接近中央大街南大门了。我们以一个长椅为

讲台，把剪刀、红纸、剪纸作品等都摆到长椅
上。我开始和路人打招呼：“我是大庆退休职
工，赠送剪纸，三分钟教会剪蝴蝶。”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走过来，怯怯的。
我主动问：“你喜欢？”她点点头。我拿出一个

“小鹿回头”送给她。她犹豫着：“我是本地
人。”“本地人也送。”“谢谢。”她高兴地接过剪
纸，脸笑得像朵花。

接着，又过来一个女孩，是个南方人。
我举着黑色的“小熊猫”告诉她：“我自己

剪的，不要钱。”她一听“我自己剪的”，就凑过
来。我递给她“小熊猫”，并顺便问她从哪儿
来，“广东。”“冷不？”“还行。”我又找出一个“双
燕归来”送给她：“你想学剪纸吗？”“我手拙。”
我把事先叠好的红纸剪一下，给她展示剪出
的红五星，她很惊讶。“你肯定能学会。以后
可以试试。”“嗯嗯。”她高兴地和我挥手告
别。

虽然已近二月了，但在外面站几个小时，
还是挺冷。特别是我这个“讲台”，淹没在高楼
的阴影里，感觉拔凉拔凉的。

这时，又从南大门进来一队人，高高矮矮，
一看就是一家人。我说明意图，问他们想不想

“三分钟学会剪蝴蝶”，他们也急着赶路，但听
说“三分钟”就点点头。我问一个吃冰棍的小
男孩：“你会写 3吗？”“会呀。”我剪出个“3”让
他看，“这是蝴蝶翅膀。”小男孩看出来了。我
用剪子在纸上示意：“对。在上面剪个须子，在
下面剪个肚子，就成蝴蝶了。能想象出来吗？”

“能，能。”我的手一边快速地转来转去，我的记
忆也在快速搜寻：“咱国家迄今发现的最早的
剪纸是北朝时期的，有 1500多年历史。是在
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因为那里干热，所以纸能
保存下来。吐鲁番博物馆因此拥有了自己独
特的馆藏，叫文书馆。现在剪纸已进入世界级
非遗名录，黑龙江省有多个剪纸流派和传承
基地。大庆有一位专家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一边剪一边聊，蝴蝶剪成了，我把蝴蝶
和带来的剪纸全部赠送给了他们。

我还有任务，我要站在中央大街的南大
门，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展示石油人的豪
情壮志。

名街剪纸
□李枫

黄泥河男人理发，并不在乎发型。主
要是把日益见长的头发剪短，露出久久难
见天日的两只耳朵。细娃儿喜欢把脑袋瓜
周边推个精光，只在头顶留一块长方形“植
被”，被戏称为“狗屎撮撮”。年长的老辈常
将脑壳剃得锃亮，露出头顶上众多包包凼
凼。那样，头发再长出来需要更长时日，可
以节省好些理发的费用。

这一剪一剃，便是黄泥河剃头匠摆场
子挣钱的基本功。只要有吹剪这几样基本
工具，谁都可以来两手。田里地里农活忙
完了，荷包里没有烟钱了，婆娘又骂好久没
有吃肉了，剃头匠便会提起行当，走村串户
找生意。见有村落人家，便扯声卖气吆喝

“剪—脑壳”。往往有一群小孩远远跟着，
拿腔拿调学着喊“砍—脑壳”。很快，这群
小崽子们的头，一个个都将被剃成“狗屎撮
撮”或者“少林寺”。

但黄泥河场镇一旦逢场，剃头匠们都
会老早地到场口站位摆摊。毕竟，转乡时
比在场镇上收费要便宜许多。

趁着天麻麻亮，剃头匠会根据天气预
测情况，用塑料薄膜等快速搭建一个简易
雨棚或者遮阳棚。然后在棚的角落，用三
块大石头垒一个简易灶台，放一口偌大的
老旧锑锅，盛满水后用大火先把水烧到即
将沸腾，再减少火力，让锅里的水保持相对
稳定的温度。

烧水间隙，剃头匠赶去长期合作的街
坊家里，搬来寄存的一把方形木椅，放在棚
子下面的最中间。还有几根长条凳，沿周
边依次摆放，为排队者提供必要的等候条
件。

场子刚刚布置好，锅里的水冒出腾腾
热气，场镇上的人气也差不多开始旺起
来。一个个按照先来后到，依次坐上木
椅。这架木椅后面有多个机关，可以让顾
客端坐，也可拉长后让顾客横躺，以实施修
面、掏耳等不同的理发环节。

后来，摆摊的剃头匠与时俱进，陆续引
进吹风机、烫发棒等新潮工具，在原来洗、
剪、吹的基础上，增加烫、染等新项目。偏
偏黄泥河场镇经常停电，尤其是逢场天。
某次，准备去相亲的涨水娃专门去吹一个
时髦的爆炸头发型，没想到刚吹好左边一
半，电就停了。等了大半天电都没来，最后
只好用热水把翘起老高的那一半头发软
化，使之坍塌下来，这才得以均衡。

不少黄泥河剃头匠的手艺委实不敢恭
维。有一次矮垭口的老王头去剃光头，由

于剃头刀没磨锋利，刀锋过后，老王头头顶
上留下一道道小口，一股股血水渐渐外渗，
那剃头匠也不着急，只是一个劲儿朝老头
头上浇凉水，用湿帕子反复擦抹。反正那
老头自己也看不到。

当然，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也有格
外出类拔萃成为行业翘楚的。当年跑摊儿
到重庆发了大财、经常回黄泥河省亲的清
明，偶然让夏山湾的火娃理了一次发，竟连
呼巴适，过瘾。从此，包括清明在内的在重
庆发展的黄泥河成功人士，都会隔三差五
专程回来找火娃理发。有段时间清明事多
回不来，还让司机回来把火娃接去重庆
理。没想到火娃就在重庆开起理发店。据
说，现在已经发展有好几十家连锁店。

每次逢场，黄泥河场镇两头场口都会
有好几家甚至十几家理发的摊子，正街上
还有十家左右的理发铺面。但他们各做各
的生意，不会发生恶性竞争。不需要吆喝
揽客，一些老顾客会自发坐在长条凳上等
候。或者向剃头匠打个招呼，说自己先去
赶会儿场，晚点过来理。倘若哪一场在自
己长期理发的地方打望，发现那家伙居然
没来摆摊，他会摸摸自己的后脑勺，笑着对
不熟悉的剃头匠说，算球了，二场再来理。

黄泥河的人爱“认人”，但凡认准了某
个剃头匠，兴许自己这辈子的头，都只会让
他来做主。除非，那剃头匠不争气，走在了
自己的前面。像寒坡岭下的丑公爷，就只
让莲花沟二牛他爷爷和他爹理。活了84岁
的丑公爷在弥留之际，还专门让自己的孙
辈请来二牛他爹，完成自己人生中最后一
次修面，这才满意地闭上了眼。

二牛最终也当上了剃头匠。有力气的
他爱帮忙，加之辈分低，逢人便老辈子老辈
子直叫，因此，理发技术很一般的二牛，居
然占有了黄泥河农村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让其他剃头匠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逢场
天，别的剃头匠摊子前门可罗雀，而二牛几
根长条凳上坐满了人。

冬去春来，斗转星移。唯黄泥河青山
依旧，乡情依旧。

离开黄泥河三十多年了，我至今在所
生活的城市里理发也相当“认人”。我不喜
欢去理发店，却爱去万达广场、大润发等商
圈超市里，甚至菜市场角落处去，做十元一
次的快剪。这些年轻的剃头匠只剪发，不
洗，不吹，不修面，流水作业，一般五分钟内
搞定一个。看他们埋头认真干活的样子，
我总感觉似曾相识。

剃头匠
□文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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